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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漠 之 春

这漫 天飞舞 的辽阔哟 ！
多少 年 了 ，沿 着 一 种 粗

犷的 梦 想 ，追 寻 着 一 茬 一 茬
的足 印 。一 浪 高 过 一 浪 的 大
漠风 无 情 地 拍 打 干 涸 的 向 往
和所 有 的 深 沉 。倾 斜 的 天 空
和无 边 的 大 漠 缀 满 苍 茫 的 英
雄感叹。

终于 ，春潮涌
进了 大 漠 。前进的
红旗 ，刚毅地擎起
开拓 和 奉 献 的 宣
言。让 目 光射向 人
生的最远层次 ，让
心灵滋润大漠 的每
一个 日 子 ！爱 的默
契，足 以焚毁所有
的往事和痛苦 。向
雨季要粮食 ，向 戈
壁要产品 ，向玫瑰
要爱情 ！

用沙粒把 内心
的爱擦亮 ，用 风暴
把身 上 的 疲 惫 洗
尽，用 孤寂把所有
的思恋抚平 ！大漠
醉了 ，蓝天醉了 ，
日子醉 了 ，醉倒在
拓荒者 的 怀里 ，醉
倒在弄潮 儿的心里

把所有的绿还
给大漠 ，把所有的
微笑还给大漠 ，把
所有 的 美 还 给 大
漠。大漠 ，向新世
纪敞开着怀抱 ！

吉庆而辽阔的
大漠呵 ，就这么春
了……

跋涉 之 美

春天到了 ，需
要跋涉和远离 。

西部近了 ，需要跋涉和切
人。

其实 ，心 灵 的 跋 涉 早 已
到了收获 的驿站 。

那就从惬意的 岗位 出 发 ，
那就从成熟的爱情出 发 ，那就
从温馨 的家园 出 发 ，越过长江
和黄河 ，穿过世纪和灯塔 ，向
着大西部 ，演奏人生的主题 ，
激越 、高亢……

这就是西部么？断石残碑

斜插于大西部的典故风情里 ，秦
砖汉瓦散见于西部人 的满怀豪情
里，古朴遗风融汇于西部人茫茫
的期待里……

这就是西部么 ？并非所有的
种籽都能找到发芽的泥土 ；并非
所有 的 稿纸 都能 写 满壮 丽 的 诗
篇；并非所有的眼 泪都能代表跋
涉的痛苦……

这就是西部么 ？在这里 ，真
正品尝到跋涉的漫长 ，真正领略

到距离的 力量 ；在
这里 ，真正感受到
绿色 的 向往 ，真正
体味到征服的不朽

只要跋涉过一
次，就是无悔的人
生！

吉庆 之 舞

一堆篝火点燃
了欢乐 ；

一场舞会跳动
着吉庆 。

拓荒 、播种 ，
总被灿烂 的词语培
养着 ；

开发 、开放 ，
总被美好的 召唤牵
引着——

执著的 工棚 ，
火柴盒般盛装着我
们，在苍茫的大漠
上擦燃一根根亮丽
的人生 。大漠的体
温，深入我们的血
脉；大漠的精神 ，
渗透我们的心灵 。
大漠 ，我们为你而
舞！

为你而舞 ，我
们酣 畅 地 把 舞 跳
成欢 乐 如 潮 的 海
洋，尽 管 我 们 为

你经 受 了 那 么 多 孤 寂 与 痛 苦 的
洗礼 ；

为你 而 舞 ，我 们 尽 情 地 把
舞跳 成 五 彩 缤 纷 的 花 环 ，尽 管
我们 享 受 了 一 次 一 次 拓 荒 工 程
胜利的喜悦 。

被苍 茫 收 容 的 心 ，最 能 够
收容苍茫 ！

只是 ，一枚比 月 光还薄 的邮
票，抖动着翅膀 ，从不眠的西部
出发 ，飞 向远方 ，寻找心灵 的伴
侣……

感悟 人 生

随笔两章 文/刘 燕 敏

一只 美 洲 虎

美洲 虎 是 一 种 濒 临 灭 绝 的 动
物，现在世界上仅存十七只 ，其 中 有
一只生活在秘鲁的国 家动物园 里 。

为了 保护这只虎 ，秘鲁人从大
自然 里单独圈 出一块地来 ，让它 自
由地生存 。参观过虎园 的人都说 ，
这儿 真 是 虎 的 天 堂 ，里 面 真 山 真
水，山 上 花 木 葱 笼 ，山 下 溪 水 潺
潺。一千五百英 亩 的草地上 ，有成
群的牛 、羊 、鹿 、兔供老虎享用 。
然而 ，奇怪的是 ，没人见这 只老虎
捕捉过它们 ，也没人见过它威风凛
凛地从 山 上冲下来 。人们惟一见到
的情景 ，是它躺在装有空调的虎房
里，吃了 睡 ，睡了吃 。

一些市民认为它太孤独了 。你
想，一 只 虎 ，没 有 爱 情 ，没 有 伴
侣，怎么能有精神呢？于是大家 自
愿集 资 ，然后通过外交渠道 ，与哥
伦比亚和 巴拉圭达成协议 ，定期从
他们那里租雌虎来陪它生活 。

然而 ，这项人道主义之举 ，并未
带来 多 大 的改观 ，那只老虎最 多 陪外
来女友走出 虎房 ，到 阳光下站一站 ，
不久就又 回 到它卧的地方 。人们不知
道它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 。

一天 ，一位来此参观的市民说 ，
它怎 么 能 不懒 洋 洋 的？虎 是林 中 之
王，你们放一群只知吃草的小动物 ，
能提起它的兴趣吗 ？
这么 大 的一个老虎保
护区 ，你们不放两 只
狼，至 少 也 得 放 一
只豺 狗 吧 。人 们 听
他说 的 有 理 ，就 捉
了三 只 美 洲 豹 投 进
了虎 园 。

这一招数果然灵验 。自 从三只豹
子进 了 虎 园 ，美 洲 虎 再 没 有 回 过 虎
房，它不是站在 山 顶长啸 ，就是冲下
山来 ，在草地上游荡 。它不再睡觉 ，
不再吃 管 理 员 送 来 的 肉 。没 多 久 ，
它还 让 巴 拉 圭 的 一 只 雌虎 下 了 一 只
小虎崽 。

一种没有对手的生物 ，一定是死
气沉沉的生物 。一个没有对手的民族
必定成为一个不思进取的 民族 ，同样 ，
一个人 、一个 团体 、一个组织如果没有
了对手也一定会走向 怠堕和没落 。

一加 一 大 于 二

在奥斯维辛集 中 营 ，一个犹太人

对他的儿子说：“现在我们唯一的财
富就是我们的智慧 ，当 别人说一加一
等于 二 的 时 候 ，你 应 该 想 到 大 于
二。”纳 粹 在 奥 斯 维 辛 毒 死536724
人，这父子二人却活了 下来 ，真不知
是出 于侥幸 ，还是因为他们的大于二
原理 。

1946年 ，他们来到美 国 ，在休斯
敦做铜器生意 。一天 ，父亲问儿子一
磅铜 的价格是 多少？儿子答35美分 。
父亲 说：“对 ，整个得克萨斯州都知
道每磅铜的价格是35美分 ，但作为犹
太人 的 儿 子 应 该说3.5美 元 。你试着
把一磅铜做成门 的把柄看一看。”

二十 年后 ，那位父亲死了 ，儿子
独自 经营铜器店 ，他做
过铜鼓 、做过瑞士钟表
上的簧片 、做过奥运会
的奖牌 。他曾把一磅铜
卖到3500美元 ，不过 ，
这时他 已是麦考尔公司
的董事长 。

然而 ，真正使他扬
名的 ，并不是他的铜器 ，而是纽约州
的一堆垃圾 。

1974年 ，美 国政府为清理给 自 由
女神翻新扔下的废料 ，向社会广泛招
标。由 于美 国政府 出价太低 ，有好几
个月 没人应标 。正在法国旅行的他听
说了这件事 ，立即乘飞机赶往纽约 ，

看过 自 由 女神下堆积如 山 的铜块 、
螺丝和木料 ，他喜 出望外 ，未提任
何条件 ，当 即就签字揽了下来 。

纽约 的许 多运输公司 为他的这
一愚 蠢 举动暗 自 发 笑 ，因 为在纽约
州，对垃圾的处理有严格的规定 ，弄
不好就要受 到环保 组 织 的 起诉 。就
在一些人要看这个得克萨斯人的笑
话时 ，他开 始 组 织 工人 对废料进行
分类 。他让人把废铜溶化 ，铸成小 自
由女 神像 ；把 水 泥块和 木 头加工成
底座 ；把废铅 、废铝做成纽约广场的
钥匙 ，最 后 他甚至把从 自 由 女神 身
上扫 下 的 灰 尘都包装 起 来 ，出 售给
花店 。不到三个 月 的时间 ，他让这堆
废料变成 了 三百 五十 万 美 元现金 ，
使每磅铜的价格整整翻了 一万倍 。

在商业化社会里 ，是没有等式
可言 的 。当 你抱怨生意难做时 ，也
许有人正 因点钞票 累 得气喘吁吁 ，
这里面的差别可能就在于 ，你认为
一加一永远等于二 ，他认为一加一
应该大于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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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花秋 月

写意 着 情殇

一颗 莹 洁 的 心

在心 墙 外 久 久彷徨

她问 春花

苦短 的 绿 茵 岁 月

可有人 为 我 切切 牵 肠

她问 秋 月

华美 的 金 色 词 章

可有 一 页 传记 我 的 欢 畅

岁月年 年
莺飞 草 长
唯有 那 颗 驿动 的 心
仍在 故 地 的 长 路 中
一遍 又 一 遍踏 寻

一程 又 一 程徜徉
也许 为 了 注 解 忘 却
反而

延伸 了 一 怀 迷 茫

慧嫂

小说 文/薛 军 礼

我在蜀仓大街行走时 ，是个 冬天的傍晚 ，天
正飘着雪花 ，四 下里雾 濛 濛一片 。

风雪交加 ，行人掩面 ，湿漉漉的雪地上却长
跪着一个乞妇 ，不住地向行人叩头 ，希望得到一星
半点的赐舍 。我是个极面软的人 ，一见这场面 ，心
中就有毛毛虫爬动 。于是 ，掏出五元钱来 ，扔到乞
妇面前的搪瓷碗中 。可能是五元钱含金量“高 ”的
缘故 ，乞妇给我叩了三个响头后 ，扬起脸来看我 ，
当我辩认出这张憔悴的面容后 ，不禁叫 出 声来 。

“ 慧嫂 ，咋是你？”
慧嫂 木 讷 地 看 着 我 ，嘴 唇 哆

嗦起 来 ，憔悴 的 面 容 原就埋在脸
前，我的双眸盈满泪水……

慧嫂 是我 的 堂 嫂 ，二 十 年 前
我应 征人 伍时 ，她 正 在 为 死 去 的
丈夫未哥奔丧 ，那时候 ，她三十 岁
还不到 。

未哥是与村 民学思 为 地界 斗殴而死 的 。未
哥死后 ，学思也被崩 了 ，学思的 的媳妇英莲吓成
疯子 。疯女 人 英莲膝下有个 不满周 岁 的 儿子 叫
小强 。小强连疯娘的面 目 也没记清 ，疯娘就跳水
溺死了 。至此 ，我戎马天 山 ，回故 乡 的遭数极少 ，
也没听到过慧嫂的消 息 。没想到 ，转业卫城刚 安
了家 ，见到故 乡 的 第一个人 竟是慧嫂 。如 今 ，她
却成了乞丐 ，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 。

我忧心忡忡 地把慧嫂从地上扶起 来 ，为她
拍去身上的雪 ，捡起地上的碗 ，动情地说 ：

“去我家吧 ，这座城市里毕竟还有你一个
堂弟。”

慧嫂 迟 疑地 看 着我 ，眼 睛 里 闪
烁着 晶莹的 泪水 。她没拒绝我 ，像只
瘦怯怯 的 小鸡 ，默默无 声地跟在我
身后 。

我的 两 居 室 的 住 宅 谈 不 上 豪

华，但慧嫂一见我客 厅 里铺 的红 地毡 ，怯懦懦地
站在门 口 不敢往上踩 。我硬拽着她走进来 ，她又不
敢在我的真皮沙发上坐 ，拉张小木凳坐下 。我的心中
很不是个滋味 ，为她沏好一杯热茶递到手里 ，问 ：

“ 慧嫂 ，家 中还那么穷？”
慧嫂放下茶杯 ，撩起衣襟揩眼睛：“不愁吃喝 ，

就是缺钱 。儿子上了大学 ，要花不少钱……”
“ 你有儿子？”我激动地打断慧嫂的话 。
“ 唉！”慧嫂长叹一声：“他是疯英莲 留 下来的

小强 ，我收养 了他！”
“ 啊！”我 惊 得 头 皮 发

麻，身子直直地挺在沙发上 ，
自言 自 语：“仇 人 的 孩子 ，自
己的儿子……”

慧嫂 的 泪珠扑簌簌往下
掉，悲 泪奔涌 中 ，我知道了事

情的 全 部过程——疯 英莲溺 水 后 ，小强 的 叔伯 想
把小强卖给人贩子 ，慧嫂于心不忍 ，说通小强的叔
伯，把小强抱回家 中 。未哥的 几个兄弟见慧嫂收养
了仇人之子 ，大动干 戈 ，把慧嫂赶出家门 。慧嫂只好
带着小强住进二道沟的窑洞 里 。二十年含辛茹苦 ，
终于有了 回报——小强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 。东凑
西凑 ，给小强凑够 第一年的学费后 ，慧嫂连买只小
鸡的钱也没有了 。眼见年关将至 ，新的学年又要开
始，无可奈何的慧嫂 只好走上街头 ，乞求赐舍……

室外 的 雪花 落地无 声 ，远处 的 瓦棱上显 出 耀
眼的 白 。我倚 窗而 立 ，久 久 凝望着 洁 白 无 瑕 的 世
界，心 中 说不 出 是悲还是喜……

绝
招

小说 文/马 福 林

黎明 前的一场大火 ，把
地处 闹市区的蒙娜丽莎化妆
品商店烧成一片废墟 。所幸
的是消 防人 员来得及时 ，很
快控制 了 火势 ，才让左邻右

舍未受池鱼之灾。
这是 二 十 多年前闹地震

时沿街搭盖的一座防震棚 ，
地震结束后 ，这座防震棚就
成了 一间杂货铺 ，前
几年又改头换面成了
化妆品商店 。店主是
个很 有 经济 头 脑 的
人，卖啥啥快 ，又在
繁华地段 ，很能招徕
顾客 ，店主趁着经济
大潮的浪头 ，狠狠赚
了一把钱 。这几年市
场疲软 。工厂 、企业
都在搞下岗裁 员 ，许
多工 人都下岗 了 ，许
多企业都停产了 ，许
多家庭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
难有保障 ，原本喜爱靓丽的
女士们不得不削减化妆费用
的开 支 了 ，商店的生意哪能
不受影响 ？尽管店主颇有心
计，不断变换经营招数 ，仍
难以 促 销 。每 况 愈 下 的 局
面，很让店主揪心 。

是这场大火改变了 商店
的命运 。灾后 第二天 ，有关
部门 还 在 调 查 火 灾 原 因 之
时，店主就在废墟前竖起一
个大招牌 ：本店 因遇 火灾 ，
所有商品一律削价处理 。招
牌一经打 出 ，立刻吸引 了 许
多顾客 ，人们很 自 然地把那
片废墟和店主忧心忡忡的脸
联系 到一起 ，毫不犹豫地掏
兜，竟相抢购这不买 白 不买
的便宜货 。一时间 ，一向 门
可罗 雀的小店成了这条大街
的销售热点 ，店里原有的两
个售货 员 已难 以应付潮涌而
来的顾客 ，又临时聘了三个
售货 员 ，邻近 的 几家生活用
品商店也因此而火了起来 。

不知何故 ，这片废墟一

直未作处理 ，就那么黑糊糊地
展示 在 过 往 行 人 的 眼 前 ，于
是，蒙娜丽莎商店前 的抢购热
就一 直 火 爆 。据 知 情 人 士 透
露，该店每 日 的收入比平时一
个月 收入 的两倍还要 多 ，似乎
这个 小 店 有 着 处 理 不 尽 的 库
存。时间久 了 ，便有 多心眼的
顾客拿了在该店购买的化妆品

去其它店 同一品牌的商品作比
较，不 比 不 知 道 ，一 比 吓一跳 。
蒙娜丽莎商店 出 售的化妆品价
格并不比 同 类 型产
品的 售 价 低 ，有 些
甚至还要高 出 同 类
一大截 。

上当 受骗的顾
客便忿忿地找店主
讨明 白 。每 逢 此
时，店主就一边满
脸赔笑 ，一边悄悄
赔不是 ，找给差价
或送 些超 出原价的
化妆品把满腔怒气
的顾客打发走 ，在
废墟前照卖不误 。

纸包不住火 。
时间久 了 ，就有 更
多的人 发现了 其 中
的奥妙 ，同时对火
灾的起 因也提 出 质
疑。据 周 围 居 民
讲，该店晚上一直
住有看店的 ，偏偏
在发生火灾 的那晚
没住人 ，而那火 又

是发生在人们酣睡的黎明时
分，且是店主报的警 。有爱
管闲事者就去找原在店 内售
货的姑娘证实 ，不料那两个
姑娘 已 不知去向 。

火灾 的起 因终未查清 ，
两姑娘也一直未露面 ，来找
事的顾客越来越 多 ，店主只
好收摊 。再后来 ，原来的废

墟上就矗起了 两层的楼
房，且装潢华丽 ，外观
考究 ，与周 围 的商店相
比犹鹤立鸡群 。据圈 内
人士估计 ，凭它原来 的
销售规模 ，再过五年也
盖不 出 这 样 档 次 的 楼
房。

蒙娜丽莎化妆品商
店再次开张 的时候 ，门
扉上就 多 了幅蒙娜丽莎
画，微笑着注视着进进
出出 的顾客 ，那神秘莫

测的 笑 容 ，就 像 店 主 的 心
思，连 周 围熟悉他的人都猜
不透 。

骑三 轮 车 的 老太 太

散文 文/田 信 军

在我夜里十二点上班时 ，总
有一个骑着三轮车的老年妇女 ，
与我 在 咸 阳 七 厂 什 字 的 街 口 相
遇。三轮车上放着一块案板 ，案
板下 的车箱里放着什么 ，不得而
知，但 从 车 箱 里 发 出 叮 哩 咣 当
的响 声 中 ，我 可 以 断 定 ，这 老
太婆 是 个 买 卖 人 ，
她衣 襟 上 似 乎 还 有
油渍 ，那急促的车轮
与骑车人一扭一扭的
腰身 显 得 极 不 协
调，略 显 憔 悴 的 脸
庞亦 掩 不 住 辛 勤 劳
作的 困 倦 。

也怪 ，街 口 不过百步 ，我俩
却每晚碰面擦肩 。初不介意久则
神交 ，然而数 月 过去 ，我俩却连
点头或微笑都没有 。一次 ，我与
妻子 一 同 上 街 时 ，偶 然 碰 到 了
她，从妻子 口 中 得知 ，那老太婆
是某厂的一位退休工人 ，姓李 ，
养有两个儿子 ，大儿是个赌徒 ，
二儿是个吸毒的 。

街口 的夜晚依然车水马龙 ，

一片喧嚣 ，每晚如邀如约的见面
使这气氛与心境极为和谐 ，我便
有了 刻意的珍惜 ，以至于偶尔不
见若有所失似的 。

我知道 ，大 多数女人 ，一旦
为人母便忘 了 自 己 ，孩子成了她
生活的全部 ，只要孩子欠缺的 ，

无论从物质上 、精神上都竭尽全
力给予 。然而许多事实证明 ，这
种做法 并不可取 。就说这位 李老
太吧 ，她整 日 里没明没黑地扒拉 ，
可到 头来 又能 怎样 呢 ，大 儿 照样
赌博 ，二儿照样吸毒 。

我于是心存一种等待 ，等待
在某一次碰面 中 她能向我倾诉起
自己 的难处和委屈 。若能那样 ，
我将 向 她说起 ，为人母者 ，自 己
也要过得幸福才对 ，这并不仅仅

只是为 了母亲 自 己本身 ，也是为
了整个家庭 。我 自 信我有这样的
劝说能 力 ，就算一时不成吧 ，也
会使她得到安慰 。

但是直到我离开那个工作单
位，我们也没有搭言 。似乎她有
过几次欲言又止的时候 ，那也许

是我的 几次错觉 ；似
乎我也有过几次与她
说话 的机会 ，但又始
终没有认真 。在离开
工作单位后的那天晚
上，我于夜里十二点
又一次特意走了 一趟

七厂什字的那个街 口 ，偏偏这一
次没有碰见她 。在路灯 昏 昏黄黄
的惆怅 中我忽然想到 了解脱 。原
来，这骑三轮车的李老太 ，尽管
我每次都想看见她 ，但她的形象
天长 日 久 ，日 久天长地积 累 在我
的脑海里 ，也是沉重的啊 ！

但这解脱只是暂时的 ，随后
则是 更 多 的 担 心 和 凝 思 。不 是
嘛，直到现在 ，李老太的形象还
在时时刻刻地困扰着我…… 宝塔 亭 阁　　柳影　摄

旅程　玉 军 摄

过
去
的
旅
馆

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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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的旅馆总有种淡淡的 旧 时代的味道 ：一盏
1 5瓦的 白 炽灯 ，依稀照着斑驳的石灰水涮的墙壁和
墙壁上贴 着 的 几 张 印 刷 粗糙 且 纸 张 发 黄 的 治 安 条
例；而毛衣外面套着件 白 “的确 良 ”工作服的服务
员，则坐在挂有面 “宾至如归 ”之类锦旗的 登记室
里，围 着一盆钢炭火和钢炭火上一把噗噗 冒 着热气
的炊壶安静地打着毛线 ，或者把一支老不 出 水的 竹
杆圆珠笔在嘴里呵呵 ，然后打开登记册 ，用 懒懒的
语气询问你来 自 何处 、去向何方 以及住宿的理由 。

这类旅馆的名 字大都取得十分随意和普通 ：红
旗旅社 、大众招待所 、为民住宿部……在我们路过
的每一座城市 ，都有不少这种名字的旅馆 ，布局也
大体相似 ：通过一条浅浅的黑黑的巷道 ，再爬上吱
吱作响 的楼梯 ，便是旅客住宿的客房了——推开老
式的用 红漆写着 “205”或 “301”之类号码的笨拙
木门 ，我们还会发现房间 的确很小 ，也很暗 ，惟一
亮些的窗前挂着面小小的有些裂纹 的 圆镜 ，如果用
袖口 擦去上面污迹 ，里面会露 出 你有些潦草和失真
的面容 ；而一根弯 曲 的铁丝 ，则从这一头拉向 另 一
头，上面搭着前房客遗忘的一条毛 巾 、两只袜子 ；
还有几个总洗不干净的搪瓷脸盆随随便便地搁在杂
物架上 ，旁边扔着两 只竹编外壳的且老不保温 的暖
水瓶——当 你拎 起 它 们 来 摇摇 ，再摇 摇 自 己 的 头

时，楼下便 有 喊声亮亮地响起：205号下来提开
水！

在旅馆里 ，旅伴是不可少的 ，到门 口 小摊上
吃完一小碗面回来 ，就会发现其它 几张床上的棉
被已随意拉开 ，而没漆过的缺 了一条腿的小桌上
也零乱地放着几只插有牙刷 的 口 盅——这便是你
今夜的 同 伴了 。无聊地靠在被盖上翻两页街上买
来的杂志 ，果然有人推 门进来 ，然后是寒暄 ，然
后是 “唰唰”开合装满衣物或一些零碎物品的 帆
布挎包 的拉链 ，然后是 “啪啪 ”关启 房门混合着
稀哩哗啦洗涮 的声音 。一阵喧嚣过后 ，大家便开
始躺在床上南腔北调地摆谈些旅途的所见所闻 ，
等谈话声和灯光一起慢慢微弱下去 ，就有鼾声在
狭小房间里渐次响起了 。

这种过去的旅馆已经过去很久 了 ，在到处都
是各种星级宾馆的今天 ，除了 有些偏远的县区 ，
恐怕我们 已 很难再寻 觅到它们的踪迹 。在现在看
来，那种 叫 做旅馆的地方条件的确很差 ，设施更谈
不上 豪 华 ，但在许 多 年 前 ，每 当 我们 走 了 很远 的
路，提着 沉重行李 ，浑 身 疲 惫 、满脸尘土地从 火车
站或长途 汽车站 穿 出 来时 ，远远看到小街尽头一
盏昏黄路灯下隐 隐 出 现 的 “旅 馆”两个大 字 ，心 中
却会油 然而生 出 一种 幸福与温暖的感觉 。


